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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 位中国学者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推山造城”项目无论是在
环境、技术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没有经过充分
考虑。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3 名学
者钱会、李培月和吴建华认为：“关于土地创造
的成本和效益的建模很少，经验不足和技术难
题导致项目被推延、成本增加。此外，对环境的
影响也未经过充分考虑。”

相关数据统计，近 10 年中，中国大量高
150 米的山被削平以填平山谷，创造了上百平
方公里的土地。陕西延安、湖北十堰和神农架

（机场）、云南东川先后曝出投入巨资削山填
谷、打造新城的大工程，但这些工程也遭到外
界的普遍质疑。

除了技术因素，这些超大工程在生态账、
经济账、民生账上都难以算清楚。

在中国城镇化的大潮中，轰轰烈烈的“削
山造城”将往何处去？多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的造城运动势必不可持续，合理调整城市空间
布局，发展立体化城市，当是解决之道。

学者的忧虑

在中国城镇化的大潮下，削山填谷、推山
造城式的运动似乎蔚然成风。

2012 年 4 月，陕西延安市投资上千亿元，
开始实施规模巨大的削山造城工程，旨在增加
78.5 平方公里土地，在延安城市周边的沟壑地
带建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

同月，云南昆明市东川区为拓宽工业园区
规模，采取“削山填谷”的方式扩大用地。在东
川城区周围 10 平方公里的缓坡和半山坡上，
当地政府通过削山填谷，规划形成了一园十一
片区，其中离东川主城区最近的碧谷工业园区
有 5 公里，最远的天生桥工业园距主城区达上
百公里。

10 月，甘肃省兰州市举行了“兰州新城”开
工仪式。建筑公司将花费约 227 亿元削平 700
多座山，填平山谷，打造出 100 多平方公里的
平地，使开发商能在兰州郊区打造一个新城
区。

同样是在 2012 年，湖北省十堰市启动大
规模的削山运动，号称投资千亿元，打造 15 万
亩平地。

当地政府称，主要是因为城市缺乏大规模
平地，若不能平整土地，则大量汽车企业无法
落地。

2013 年 4 月，湖北神农架机场开工建设，
其海拔高达 2580 米。而按国家民航局规定，海
拔高度在 2438 米以上的机场属高原机场。为
了修建这一“中国最美生态机场”，机场建设方
削平了 5 个山峰、填平数百个溶洞。2014 年 5
月，该机场宣布正式通航。

尽管社会各界一直对于各大城市的“削山
造城”行为存在诸多非议，但这一次，舆论的抨
击似乎格外有力。

6 月初，钱会、李培月和博士生吴建华在
《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推山造城”项
目无论是在环境、技术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没
有经过充分考虑。

李培月介绍，山地较多的城市，例如延安，
大多位于相对平坦的山谷里。这些峡谷地形狭
窄，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因为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移山’的先例，
我们没有指导路线。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新
开发的土地上建设城市。”李培月说。

“以延安为例，这片土地由很厚的淤泥组
成。这种软性土壤在湿的时候会塌陷，从而导
致土地下陷、房屋结构崩塌。这种土壤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让地基变得稳固。”李培月表达了
自己的担忧。

钱会等人认为，通过削平山头、转移大量
土壤的方式造地就像给地壳进行大手术一样。
中国的削山填谷运动可能代价太大，因为会带
来土壤分布前所未有的改变，并造成污染、水
土流失和洪水。

“城市的发展必然付出代价，在适当的试
验表明这类工程在技术、地质和环境上可行之
前，政府应该谨慎推动这些项目。”3 名学者给
出了这样的建议。

“削山填谷”为何盛行

“削山造城”的风行，有着深刻的现实原
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顺江表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有一个基本问题始终无法回避，那就是土地。
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我国保护耕地与
城镇建设及对土地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从根本上说，只要我国城镇化进程没
有完结，这一矛盾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目前
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缓解这一矛盾。而全
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削山造城”，其根源正在于
此。

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大了对耕地资源的保
护力度，强化了 18 亿亩耕地红线，使城市规模
扩张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硬约束。尤其是在十
八大之后，国土部门提出要对大城市划定空间
增长边界，这使许多城市土地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矛盾更加激烈。

事实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城市，由
于位于山地丘陵或沙漠边缘，荒地宽广，土地
约束并不是很强烈。

同时，在制造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的背
景下，许多城市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拓展发
展空间的动力更足，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土地扩
张运动。

“从目前来看，房地产发展越来越快，土地
价格越来越高，而且国家划定了耕地红线，所
以批地不光价格高，而且也特别难，限制越来
越严格。因此，近些年这种填海造地、围湖造
地、削山造地的情况特别多。”中国人民大学环
境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授曾贤刚这样表
示。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生导师刘耕
源则认为，正确衡量“削山造城”的主要难点在
于量化问题，也就是说，多少范围的山谷被毁
灭，其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能否被量化
出来。

“现在大家只是说说，但具体危害有多大
并不清楚，所以应该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刘耕源说道。

在黄顺江看来，挖山填沟或填海造陆，最
重要的一条就是代价很大、成本太高。一方面，
开挖土方的活动要付出工程成本；另一方面，
由于是改造自然地貌，就对自然生态、地形结
构及地质构造等产生一定的破坏性影响，要付
出环境成本。

他认为，在工程设计时，人们通常只考虑
工程成本以及简单的环境成本。这时，由于成
本预算偏低，经济上通常是划算的。但是如果
考虑到以后长期使用过程出现的生态环境成
本，很多工程可能是不划算的。

“我们经常看到中西部地区许多城市出现
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其实大多数灾
害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在以往相关
工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风
险所致。所以，开山填沟造地必须慎重，必须从
长远和总体上考虑是否有必要去大规模地改
造自然环境，如果确实必要，那么在经济和环
境上又是否划算。”黄顺江说。

生态风险已然凸显

实际上，学者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近年来，此类对生态环境改变巨大的工程，已
经引发了一些生态危机。

以兰州为例，据 《兰州市土地整治规划
（2011-2015 年）》介绍：全市 2010 年水土流失

面积达 12471 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 96%。
同时，由于地形复杂，地质构造运动强烈，全市
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达 863 处，受威胁人口
66.7 万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一名不愿具名
的学者表示，像兰州这种情况，黄土土质一旦
受到人工干扰，其受力结构发生变化就容易导
致崩塌。而降水正是崩塌的诱发因素之一，所
以雨季才是对削山造城的最大考验。

2013 年 8 月，兰州一场半小时左右的强降
雨引发了安宁区北山洄水湾山体滑坡，并发生
泥石流。由此可见，学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在延安，相关的科学研究表示，“削山造
城”之后，土壤侵蚀增加了当地水资源中沉积
物的含量，而黄土土质疏松，填埋沟壑的过程
中，黄土沉降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削山造城也让十堰损失惨重。2012 年雨
季，流经十堰的茅塔河因为河道被堵塞，发生
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导致当地白浪村变成
一片泽国，损失惨重。当地人介绍，处在南水北
调源头的山城十堰，一直以来还算风调雨顺，
有百二河、马家河等多条河流经过。但自从开
山平地以来，现在这些河流在一年中大部分时
间都是干枯的。

曾贤刚强调，不管什么形式、多大规模的
“削山造城”，其生态影响都不容忽视。“首先是
影响了生物多样性，比方说有的山可能是动物
的廊道，一下子毁掉了，动物就找不到家了。有
些地方的植物、微生物可能是那里独有的。”

从地质结构的角度来说，山是地质运动的
突起，削山会不会对地质结构有什么影响？而
且这样平整的土地作为房屋的地基本身是否
会有影响？

当然，一般来说在不是火山活跃带或者地
质结构特殊的地方，目前地质结构变化带来的
影响还不是主要问题。

此外，“削山造城”还可能改变当地的小气
候，“比方说这边有山肯定更凉快，尤其是如果
这边都是由山围起来的，现在你把山打通了，
肯定会对小气候有影响。”曾贤刚说。

另外，“削山造城”对水也有影响。曾贤刚
举例说，像云南哈尼梯田，其命根子就是水。如
果没有水，梯田就被破坏掉了。因此，山上的水
系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水不经过梯田，梯田就
会被毁坏，其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将不
复存在。

曾贤刚说：“尤其在这类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文化遗产多的地方，生态都是比较脆弱的，
如果附近的山坡、丘陵随便被削掉，影响就会
更大一些。”

黄顺江则进一步指出，我国中西部地区，
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巫山—雪峰
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因位于第二级阶梯上，地
势较高，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尤其是西北干旱
地区及青藏高原高寒地区，高原面上的条件非
常恶劣，很不适宜人的活动。只有几个山间盆
地或河谷低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成为难得的
风水宝地，如四川盆地、汉水谷地、关中平原以
及黄河谷地等。

所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中西部地区应该逐步
将过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过度拥挤的人口
疏散出来，包括那几个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山
间盆地或河谷低地里的人口，也需要向东部平
原地区转移。

他认为，像十堰这样的城市，位于汉水谷
地，最好控制一下发展规模，不要一味求大，因
为其所处的环境不适宜建设大城市。如果非要

发展成大城市，也不能像东部平原地区的城市
那样向外无限制扩张，否则会背上沉重的包
袱。

又比如兰州位于黄河谷地中，受到两岸山
地的保护，再加上河水的滋润，自然环境在西
北地区算是难得的。

但现代兰州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并对因
局限于黄河谷地使其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耿
耿于怀，一直试图要削平南北两岸山地，跳出
黄河谷地以求更大的发展。

“兰州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就是这种冲动
的表现。要知道，离开黄河谷地，兰州周边的大
环境非常恶劣。在那样荒芜的地方建设新城
区，实际上是将城市暴露在很不利的环境中，
有碍于城市发展。”黄顺江强调。

解决之道何在

如果不能“削山造城”，那么城市如何破解
土地资源紧张的困境？对此，专家们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黄顺江认为，首先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
念。事实上，削山造城这类事情的出现，正是长
期以来盛行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典型体现，说
明这些城市还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城市
发展依然依赖于对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秩序，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对于中西
部城市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城市向外扩张
即使不受基本农田的限制，也应该受到生态红
线的约束。

中央在 2013 年年底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
议上明确提出：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
树、不填湖、少拆房。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来说，保留原来的地形地貌，慎削山、不填沟、
少砍树，则成为贯彻中央精神最需要关注的地
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
员侯京玲表示，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和引导已
经迫在眉睫。“城市化绝不能集群，绝不能摊大
饼，绝不能城市连着城市，必须要给大自然、给
地球以呼吸的空间，有喘气的地方。”

“我们原来强调城市的主要目的是围绕着
人进行的。人口增长后，城市面积不够，我们可
以通过削山造城、农业用地转成城市用地以及
填湖等方式保证使用，但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
理念已经变成以生态为主。这样的理念就不完
全适合削山造城，因此需要以其他的方式进行
改变。”刘耕源表示。

专家介绍，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缓解
土地供需矛盾的一条根本途径，就是转变发展
方式。

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这两个城市都是弹丸之地，全部土地
面积只有 1000 平方公里上下（香港 1104 平方
公里，新加波 714 平方公里），实际建成区不足
300 平方公里，但都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繁华
大都市。中西部山区的城市应顺其自然，适度
发展。城市要发展，解决土地紧缺矛盾的途径
主要有两条，一是城市向立体发展，提高土地
利用集约化程度，包括建高楼向高空发展和开
发利用地下空间两个方面；二是调整城市空间
布局结构，建设网络状的城镇体系，由多个中
小城镇代替单一的中心大城市。

“从长远利益着想，地方政府必须慎重对
待这些行动。否则，城市的规模扩张之路将会
无休无止，带来的不利影响也难以估量。”黄顺
江表示。

削山造城：喧嚣下的“生态透支”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姜天海


